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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明清《霍山县志》记载，良善铺，古铺
递名，本是明代以前六安出汉口翻越大别
山的第二道驿站。自秦汉以来，这里交通便
利、商业繁荣，元明时期的大移民，叶、郑、
王姓的祖先先后在这里生息繁衍，成了当
地人口中的最大姓氏。良善铺地处“八山半
水半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的山岭之上，
农耕年代难于形成土地相对垄断的大地
主。人们要生存与发展，自然就要发挥驿路
交通与“金山药岭名茶地”的生态优势，注
重农耕，兼顾商贸，耕读传家。以良善铺为
核心的良善铺保自明清以来就管辖着从汪
家铺过良善铺下甘塘坳上铁炉山商道沿线
的广泛地区，驿路故里有着经商崇文的优
良传统。

游学他乡，寻求真理

1893年10月19日，叶会庭就出生在这
样的一个家庭里，其祖辈从叶家老屋搬出
来，在商道的石桥边独立门户亦农亦商，家
资相对殷实。少年时期，受“三民主义”的熏
陶，读了几年私塾的叶会庭也苦苦思索着
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良方。良
善铺一带的许多有志青年，如王雁书、叶中
琪、叶会庭、程仰旨等，都先后加入到西山
去安庆求学的队伍。叶会庭是这群青年中
的长者，也是带头人。在安庆，王雁书、叶中
琪、程仰旨还有太平畈的伍淑和选择了安
庆师范，叶会庭与燕子河来的刘仁辅、徐育
三以及后期从新铺沟一带到来的陈发益、
陈发宇、何静波、从杨家河来的杨直三等都
上了安庆法政学校，当然也有选择甲工、甲
农的舒传贤、高维琪、徐狩西。他们都想通
过自己的职业奋斗来救国富民。这些同是
来自于霍山的有志青年学习新知识、接受
新理念，还组成了“同乡会”，相互提携、共
同进步，乡党之间结成了深厚的情谊。在安
庆学习期间，首批去的舒传贤、伍淑和、刘
仁辅、叶会庭、黎本益等正赶上“五四”新文
化运动，他们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五四”
运动中去，并成为学生运动中的骨干。后期
到来的陈发益、严宏章、徐育三、何静波、陈
发宇、杨直三等也深刻地接受了“民主与科
学，反对封建专制”的新文化思想。

在安庆学习期间，伍叔和最早于1923

年加入了共产党并转入武汉黄浦分校学习
军事；在这期间加入共产党的还有叶会庭、
徐育三、严宏章、何静波、高维琪、杨直三、
丁凯等人。从1924年起，这些爱国青年学习
期满后就先后回乡走上了救国救民的革命
道路。叶中琪以良善铺叶氏家族植本堂的
名义先后聘请王雁书、程仰旨、陈发益、严
宏章为教员办起“植本小学”；徐狩西与刘
仁辅、徐育三在燕子河办起燕溪小学；后来
徐狩西、王雁书去了西镇分别支持霍山二
高及狮山中学的办学，他们都以“传授新知

识、传播新文化、唤醒民族大众”为己任。只
有叶会庭与黎本益相邀先后考入上海大
学，后又接受党的选派去苏联东方大学继
续深造，1928年—1929年黎本益、方英先后
受共产国际派遣回国领导独山暴动，叶会
庭留在苏联继续学习。

奉命回乡，建立组织

1926年，家住西镇的伍淑和、徐育三以
狮山中学、闻家店小学为中心，开始以教书
为掩护，以学校为机关，以党员教师为骨
干，吸收合格的教师和学生入党入团，逐步
向农村发展党的组织，成立漫水河党支部，
徐育三任支部书记，下设六个党小组。

1927年，刘仁辅以燕子河的燕溪小学
为中心，成立燕子河党支部，刘仁辅任支部
书记。1928年，喻石泉、刘时佑、高维琪等在
南乡的管家渡、舞旗河、大化坪以三高为中
心建立党支部。此外，杨直三在杨家河，陈
发宇、何静波在板仓，严宏章、陈发益、程仰
旨等在良善铺、烂泥坳等西山各地都积极
从事党员的发展工作，成立党小组。这些先
期回乡建党的成员几乎都是叶会庭在安庆
时期的同学。叶会庭是在1930年春节期间，
奉命从苏联回乡在良善铺原有党小组的基
础上组建了党支部。

狮山中学、黄栗杪二高、管家渡三高、
燕溪小学、植本小学等，这些学校自然也就
成了霍山西部山区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与
传播的中心，霍山早期共产党组织的发展
基地。

1927年底，舒传贤与全县各地党的负
责人协商，在舒家庙召集全县党员开会，
正式成立中共霍山县支部。舒传贤任书
记，隶属中共六安特别区委，下辖西镇、
西乡、城关、南乡四个组。中共霍山县支
部的成立，是霍山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从
此，全县有了统一的党组织，它将肩负起
领导霍山人民进行土地革命斗争的历史
重任。

鸿雁传书，助燃烈火

1927年冬，在良善铺一带活动的共产
党人陈发益、严宏章以高山的叶氏宗祠、甘
塘坳的关帝庙、良善铺的桥头集、烂泥坳的
太子庙等地开办了农民夜校、农民识字班。
在植本小学校长叶中琪的默许下，教员王
忠业、程仰旨、何治春、郑才义、王光运等担
任起文化教员，吸引叶昌珩、刘正敬、汤景
如、汤业喜、朱思炎、叶忠让、郑启和、王希
友、叶忠典、朱思馀、张孝忠、张礼奎、章元
奎、叶昌瑜、郑才章等上百名农民积极分子
前来学习。叶会庭从家书中了解这一现象
后十分欣慰，鼓励叔父叶久懋、胞弟叶昌忠
也参加学习，同时又写信向严宏章、程仰旨
这些同学介绍苏联无产积极革命的情况并

尽量寄来一些中文版的马克思主义
理论书刊。叶会庭的书信无疑助燃了
三乡农民革命的烈火。

随着农民觉悟的不断提高，陈发
益、程仰旨与严宏章又选拔出叶昌瑜、
姜宏发、郑启和、王希友、叶忠典、张孝
忠、张礼奎、章元奎、郑才章、朱思尚等
有一定组织与号召能力的农民骨干秘
密成立农会，有叶昌瑜、郑才章担任农
会主席，叶忠让、郑启和、王希友、叶忠
典、张孝忠、张礼奎、章元奎、何先国等
任农会委员。确定农会的主要任务是：宣
传教育农民，向土豪劣绅派款、罚款、征
收粮食，组织并带领群众清算保董公款
公粮。

由于参加农会的主要成份是受压迫
与剥削的贫雇农，他们反抗意识最为强
烈。1929年春荒，江茂林、江伯山、冯林、王
发德等领导的多盘坳抗租、抗捐、抗税运
动取得胜利。那里的何、储两姓大地主的
庄户全部没有交租。这件事传到甘塘坳-

良善铺，叶昌瑜也领导农会积极响应，纷纷
拒缴佃租、杂税，致使良善铺保的叶、朱、
王、郑几个大地主家的租子也分文没有收
到。朱志尚本是晚清及民国初年霍山县掌
管钱粮的官绅，气得不得不赶到霍山向国
民政府求助。

随着斗争的发展，农会认识到必须建
立自己的武装。陈发益、黄小山、罗小山、叶
昌庭、朱思炎、何志清、王光运、朱思尚等革
命同志从前来参加学习的农民及窑工中选
拔进步青年滕海清、朱德升、叶忠三、叶玉
胜、叶昌珩、刘正敬、汤景如、李仁炎、朱思
义、叶忠金、张礼周等秘密成立农民赤卫
队，有严宏章发展起来的活跃在在高山、烂
泥坳一带的秘密党员叶昌庭任队长。受叶
会庭革命思想的影响，其叔父叶久懋、弟弟
叶昌忠也加入了赤卫队，叶昌忠还担任起
小队长。侄子叶忠科与朱思馀、陈久陪、赵
德全等加入童子团，叶中让担任团长。高
山叶久大一家有叶昌庭、叶昌瑜、叶昌珩、
叶忠典、叶中让以及良善铺叶久懋一家
有叶昌忠、何先国、叶忠科等，两家的成
员几乎全都参加了农会，成为农会组织
中的骨干分子。

夕夕阳阳佳佳苑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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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志成城 抗击疫情

我要写的是第二故乡———
乌沙镇。我是1956年出师后调
到乌沙乡工作的。在那里虽然
只工作了三年，但那里优美的
环境、特色的街道，至今还定
格在我的脑海里。

说起街道有特色，表现在
几个方面。

这里街道十分整齐，街面
全部用青石板砌成，比如今的
柏油路、水泥路面还要光洁。
即使下雨后，街面上也毫无积
水。 街 心两侧 长着参 天的古
树，树上栖息着多种鸟儿，每
天清晨，它们婉转啼鸣，隔枝
唱和。我们用感官和心灵去享
受着美妙的吟唱如痴如醉。
还 有 更 特 殊 的 街 道 “ 设

施”是一条小河。小河贯穿整个
街心，那碧蓝的水长年流淌着，
河床及两边堤岸均是用青石板砌
成的，所以河水里毫无泥沙，而
每隔一段都铺设了台阶，方便人
们下河洗刷衣物等。像我这样的
单身会将一口小锅连同若干只碗筷
一下搬到河里清洗。你流汗或沾了
污垢，随时可以去河里洗面擦身
等。人们都会在夜晚或 晨去河里
用水桶提水回家作饮用水。另外街
道两侧分别有朱、 许两户的祠
堂，那宏伟辉煌的建筑，特别是
门前的一对笑睑相迎的石狮，更
增添了街心的风采。

这里的夏天，由于树荫的遮
阳，河水的流淌，空气十分清新
湿润，所以这里几乎没有酷暑，
一点也感觉不到夏日的炎热。特
别是夜晚，还可享受免费天然
“空调床”。街的东边还有一条
大河，这里的居民整个夏夜都睡

在河边的沙滩上。因那里风来风
往，十分清凉，更无蚊虫侵扰，只
要带上一个床单，任何地方都可作
床 。 这 真 成了“ 天做被 、地当
床”。另外晚上乘凉时还有说书
的、唱小戏的、吹弹乐曲等等，一
直要热闹到十一二点钟。但当时我
的年龄小(才十六七岁)瞌睡大，所
以每晚听着听着就进入了梦乡。第
二天早晨多半是我最后一个“起
床”，而且都是因日光刺在我的脸
额上，有一种火辣的感觉才醒的。
大部分人家到天快亮时都会叫醒家
里的人，特别是孩子，一同回家
的，而唯独我是孤身一人在那里，
所以早晨经常看到偌大的河沙滩上
孤零零地睡着我一个人。

即便如此我还是很快乐的，我
在那里度过了平生最舒心的夏季。
那种新鲜的空气、凉爽的气候，今
天的中央空调也无法与她媲美。真
所谓 :“纳凉河畔水携风，千人徜
徉沙滩中。如此惬意如此爽，何故
蚊虫影无踪？”

另外，那里还有个神圣的地
方，就是号称舒城县四大名山之一
的高峰山。高峰山坐落在乌沙的背
面，因山峰似貌然独高，故曰高峰
山。山体十分宏伟壮观，茂林修
竹、百花丛生。每当你步入这片密
林时，你都能享受到百鸟齐鸣欢迎
您，和沁人心脾的花香。山上有一
座很大的寺庙，庙门前是千年银杏
驻守，浓荫匝地。庙内雕塑了许多
菩萨，形态各异，以不同的彩绘和
衣冠区分人物的身份。上有天宫的
玉皇大帝、王母娘娘等天神天将、
嫦娥仙女等等，下有地府的阎王
爷、牛头马面、大鬼小鬼，还有望
乡台、奈何桥等，一应俱全。殿前

炉内香雾缭绕，很多和尚身着黄衫
敲着木鱼咚咚，口中念念有词，那
里气氛肃穆，我等也不敢造次。

高峰山，在历史上曾有过多次
辉煌。

明末抗清勇士朱海山，曾在此
山驻扎过，并为高峰山题诗一首：

高峰山·立马吟
立马最高峰，环去一览中。
战场忽在望，惨雾照重重。
时今余瓦砾，沙土染血红。
日出雪磴滑，山空林亦空。
徐寻曲曲路，锦上最高峰。
村树层云低，江帆走树中。
海水潮正涌，我欲挽长弓。
朱氏晚年隐居在此山，皈依佛

门，还为此山挥毫题联:
高出重霄隐隐与九华对峙
山耸千仞巍巍同五岳俱尊
清代大文学家戴名世，因愤于

“悠悠期世，无可与语，”不就；
漫游燕、越、齐，漫游至高峰山
时，在庙中居住一些日子，并为其
撰写了千首卦文，可惜文革期间全
被焚烧了。

高峰山还有引为骄傲的大事，
抗日战争期间，新四军司令员高敬
亭曾带领新四军四支队驻军在此，
为抗日战争作过卓越的贡献。

乌沙镇和梅河镇是一对孪生姐
妹，她们是“凤冠霞帔”，梅河镇
即是那耀眼的凤冠，乌沙便是那璀
璨的霞帔。

乌沙镇和她的同胞姐姐梅河镇
的命运一样，为了兴利除害，造福
子孙后代，为了兴修龙河口水库，
为了万佛湖这颗“江淮明珠”，她
们姐妹俩献身湖底。梅河镇我温馨
的故乡，乌沙，这个奇葩的小镇，
我的第二故乡，我将永远怀念您。

乌乌 沙沙 故故 乡乡 情情
陆奎亮

叶叶会会庭庭与与良良善善铺铺三三乡乡苏苏维维埃埃(一)
叶茂盛

回望经历的人生路，没有跌宕起伏
的波澜，也无瑰丽多彩的风景；生活乏
善可陈，就像一块鸡肋，淡而无味；生
命沿着从起点到终点的轨迹，不紧不慢
地晃晃悠悠……

再将它划分成几个 小段，细而品
之，每段平淡的生活里却有着一种小小
的幸福，如尝食一枚小小的橄榄，起初
又涩又酸，继而清香甘甜；又如欣赏盛
开的桂花，纷繁茂密的叶片下面，总有
细小如米粒的花朵，色泽柔和，素净淡
雅，却暗香涌动，芬芳温馨。

出生在艰苦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尽
管穿得破破烂烂，吃得清汤寡水，但有
父母的辛苦抚育和教养，有姐弟们的相
互帮扶和挂念，我们享受了应有的亲情
和关爱，学有榜样，玩有伙伴，干有帮
手，清淡的日子也充满了欢乐。过早地
经历了苦难，我们学会了吃苦和担当，
学会了谦让和关爱，也学会了分享欢乐
和幸福。无论谁得到一块糖、一个水
果，都要切成四块，从不会忘了谁。那
时生活虽艰苦、简朴，心里却充满了儿
时的欢乐和幸福。

少年时期，生活艰苦，自己因营养
不良，体弱身单，玩打仗、奔跑和打篮
球等总赶不上别人，这类游戏和杂耍伙

伴都不跟我玩。于是，我总是一个人静
悄悄地蹲在一边看书，连环画，小人
书，能找到的小说等，都认真阅读，细
心保护。这一优点被大伙儿看到了，都
乐意把自己的书让我保管，这让我有了
更多的书可读，让我知道在玩耍之外，
还有一种读书之乐。读书时，精彩的故
事情节，有趣的故事内容深深地吸引着
我，读着读着，就情不自禁地进入了角
色，有时喜悦，有时激动，有时流泪。
有时父母叫我吃饭，我却舍不得放下心
爱的书本，着了魔似的完全沉侵在了所
读的书中。读书让我静心，读书使我思
考，读书丰富了我的生活和内心世界，
培养了我阅读的良好习惯。那个年代，
生活贫乏单调，读书却给了我精神营
养，丰富了我的精神世界，我读并快乐

着，心里是满满的幸福。
初中毕业，父亲送我走出大山，去

一百多里外的城镇读高中，由于交通不
便，一学期很少回家，周末的时间大多
待在学校里。成长的路上，遇到了许多
知识丰富，态度和蔼可亲的恩师，结识
了许多勤学上进，珍视友谊的同学，是
他们照亮了我前行的路，伴我度过那段
时光，每每回忆起来，心中便有一种温
暖和幸福。我高中毕业上了一所师范学
院，毕业后分配到山区教书，生活平淡
而稳定。山区学校条件艰苦，但从孩子
们充满渴望的眼神里，我读懂了他们对
知识的期盼，从它们娇小朴实的身影
里，我读出了自己肩上的责任，能让许
多孩子们学到知识，进而改变自己的命
运，虽苦犹荣。在山区学校，我工作了

二十多年，看着一批又一批的孩子们成
人、成才，走出山乡，拥有了他们自己
的事业和未来，我为自己的选择而感到
自豪。作为一名教师，成功学生，成就
自己便是一种幸福。

在乡村教书的岁月，我遇见了自己
的爱情，组建了自己的家庭，有了可爱
的女儿。妻子温柔善良，贤惠勤劳，女
儿活泼可爱，伶俐聪明，家庭温馨美
满。日子虽不大富大贵，但也非十分窘
迫，食虽无鱼肉之香，出虽无舟车可
享，然夫妻恩爱，孩儿好学，每月有俸
银可纳，糊口养家、简朴度日足矣。不
想得不到的，采摘能到手的，珍惜已拥
有的，心里也有种窃窃的小幸福，喜不
自胜。

此生虽然平凡，生活平淡，但是走
过的每一段路都有存在的意义，都有平
淡生活中的小小幸福，每一段经历都值
得用心珍惜，也会给我以启迪：只要有
发现美好的眼睛和一颗积极向上的心，
任何一种经历都能让我成长，读过的
书、走过的路、吃过的苦、看过的风
景、见过的世面、爱过的人，只要认真
体会个中滋味，他们都在点点滴滴地充
盈我的人生、丰富我的经历，让我收获
到了最后的小小幸福。

不知不觉中，禁足在家已一月有
余。一扇门，让我们和 病毒隔 离 开
来，也把春天关在了门外。金灿灿的
阳光顺着窗玻璃照进来，似乎被穿上
了一件朦 朦 胧 胧的纱裙； 马 路 边的
树，已隐约有了绿色，却和我们有着
那么远的距离。一场病毒的蔓延，让
我们的生活方式有了改变，以往简单
的幸福，都变得遥不可及。真想出去
看看春天，真想去大自然中感受一下
春天的美好气息。

小区物业群里昨日发了通知，解除
出行禁令，这无疑是这个春天里最好
的消息。

开车出去，没有目的地，却有着明
确的方向，朝着东方，朝着太阳升起
的地方；那里一定有比别的地方更多
的温暖，因为初升的太阳最早照上那
片土地。

一路上，看见有不少的车都停在路
边，一定都是和我一样出来亲近春天
的人，他们戴着口罩，三三两两走在
高 高的河堤上，风，掀起他们的衣
角，他们索性伸出手解开纽扣，让更
多的阳光照在身上；头发也被风吹
乱，可是，他们已顾不得那么多了，
就让阳光下闪闪发亮的发丝轻轻吹拂
在额头上吧。长久蜗居在家，太渴望
自然状态中的自己了。

过了十三路，高高的楼宇渐渐被我
在了身后。目之所及，已是广阔的

田野。一览无余的土地上，有一位农人正在地里劳作，他低着头，慢
慢朝前走着，目光望着自己脚下的土地，看到草根或是石块，便弯下
腰，伸出右手捡起来，装进左手拎着的蛇皮袋子里。他应是今年此处
第一个爱惜土地的人，土地也一定会给他比别的人要丰厚的回馈。

再往前走，南面有一个大的岔路口。不远处，有一个小山坡，路
就通向那里，在半山腰却被一扇铁栅栏门挡住了进出，像是一个农场
庄园。我轻轻走过去，探身朝里望，园子很大，杂草丛生，萧瑟一
片，一排白色的板房，有三五间，是蓝色的顶，白蓝相衬，在阳光下
很是醒目。不见一个人，只有房前的草在风中轻轻摇曳。我猜不出这
园子的用途，我想，它一定和我们一样，被一场病毒荒废了这个春
天。

面对这满目的苍凉，我默默低头走下了小山坡。路边林带里也都
是去年的杂草和落叶，粗大而泛着衰老的黄，厚厚的铺了一层。今年
新长出的绿并不多，又都覆盖在陈草及落叶的下面。我慢慢扒开经过
一个冬天的风吹日晒已有些腐烂的草叶，新的叶片小小的，却很顽
强，它们努力的朝着天空的方向伸展着自己的身体。

一辆白色的小车飞快的驶过马路，似乎慢些就有可能被沾染上病
毒，车轮摩擦地面的嗡嗡声里有一种逃离的意味。我的目光跟着它到
很远很远的地方，直到它变成一个模糊的白色小点，最终消失在地平
线为止。

春天真的来了，路旁的迎春花开得正旺，它们随风摇摆的枝丫上绽
满了朵朵黄花，有一些还调皮的伸到我的脚边，似乎想轻轻拽住我的脚
步；它们的黄是那样的娇嫩，像是透明的一般，看上去是那样的弱不禁
风，这让我的目光无法从
花朵上挪开，我轻轻蹲下
身子，伸出手却不敢触摸，
怕碰伤那美丽的花瓣。

我深深吸了一口新鲜
的空气，我喜欢泥土的芳
香，我喜欢花儿的清香；
我爱春天，我更爱大自然
中的自己。

晚上刚上电脑，友人就来敲窗，打开，
是一幅梨花图。一片素白，像雪一样干净。
阳光下，白绵绵的一树，带着香气，是寂静
的繁华，像一场纯洁的初恋。素的才是最
美的，才是惊艳的。

友说，去看梨花吧。我敲出一个OK。
看到这张梨花图，便情不自禁地想起

姑奶，那个爱了一辈子梨花的女子。那些
已淡去的旧时光，纷纷地挤进记忆里，有
一些飘渺，有一些沉醉，便也足够挥霍这
个夜晚了。

姑奶是父亲的表姑，只比父亲大六岁。
从我记事起，姑奶就生活在我们家。儿时不
谙世事，觉得姑奶原本就是我家的一份子，
稍大一些，才觉得与别人家的不同，就去问
母亲。母亲说，姑奶无父无母，从小是在表
哥家长大的，也就是我的爷爷家。十八岁那
年，姑奶因为长得漂亮，被村中的姚姓财主
相中，嫁给了姚家的大儿子。姚家的大儿子
在奉天城做事，结婚后就把姑奶接了去。不
幸的是几年后她的丈夫就过世了，二十三
岁的姑奶开始守寡，结婚五年，膝下也没留
下一儿半女……母亲说姑奶是个苦命的女
人，要我们一定好好善待她。

在我不太完整的记忆里，姑奶一年四
季都穿着旗袍，冬天是棉的，春秋是夹的，
夏天是单的，浅色调之上带着各种梨花的
图案。在我的偏僻落后的小山村里，穿旗
袍绝对是一件另类而奢侈的事。小小的年
纪，就知道姑奶长得好看，穿旗袍的姑奶
更好看。后来因为一些变故，姑奶不再穿
旗袍，改为与母亲穿一样的衣服了，便有
了遗憾。

那是一个狂风大作的夜晚，天阴得沉

沉的，父亲从大队部回来，脸色沉重。后来
就见姑奶把她的所有的旗袍都找了出来，
交给母亲，低声说，都烧了吧。母亲接过旗
袍，转身去了，去了好久才回来。我们只当
母亲把姑奶的旗袍都烧了，后来才知道母
亲把那些旗袍藏在一口缸里，封好口，藏
在我家的菜窖里。春天扒菜窖时，埋在了
里面。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一天，母亲
一脸的神秘，指挥我们把那口缸扒了出
来，可因当初封口时用的是麻袋，根本不
防水，麻袋和里面的旗袍已经烂成了一堆
泥巴，母亲后悔地说，白瞎了那些旗袍。记
得当时已经五十几岁的姑奶，抱着那堆烂
泥巴掉眼泪。

我家老宅的后院，曾有三棵梨树，母
亲说都是姑奶栽的。姑奶是金莲小脚，走
路颤颤巍巍的，脑后绾着一个发髻。花开
时节，姑奶移着细碎的步子，抱着我们姊
妹中的一个，去看梨花。她落在梨花上的
目光是炽热的，是痴迷的，是深情的。写字
后，我无数次临摹那个场景，那是一幅水
墨丹青，更是一首宋词。

夕阳沉落，身着月白色旗袍的女子，
怀里抱着一个孩子，站在笼罩着一层轻纱

的黄昏里，凝视着满树的梨花，眼里突然
就有了泪，“院落沉沉晓，花开白云香。一
枝轻带雨，泪湿贵妃妆。”那是怎样的韵致
而又富有风情的美啊！偎在她怀里的那个
孩子，仰着小脸看着抱她的女子，一脸的
惊奇与幸福。我想，那时候我们都喜欢姑
奶抱着去看梨花，其实是眷恋她温暖又柔
软的怀抱。

守着姑奶的最后时刻，我看到她的眼
光里带着期许与不舍，嘴唇嚅动着。我把
耳朵伸到她的嘴边，只听见微弱的四个
字：旗袍……梨花……

我跑进城里，找了若干个商场，寻找带
有梨花图案的旗袍，可是没能找到，最后
找到一个裁缝铺，跟那个裁缝把情况说

了。裁缝与我一般的年纪，长得慈眉善目，
她听言二话没说，丢下手里所有的活计，
只用了多半天的时间就把一件带着梨花图
案的旗袍赶制了出来，我千恩万谢。她说，
不要让老人带着遗憾离开，赶紧回去吧。
当我把旗袍捧给姑奶的时候，她苍白的脸
颊上现出两朵红晕来，等把那件旗袍给她
穿好后，她带着满足的微笑离开了人世。

几天以后，去了梨园，梨花已开到荼
蘼，微风一吹，雪一样纷纷而落。恍惚中，
仿佛看见一个身着月白色旗袍的女子，站
在树下，昂着头，目光深情地抚摸着树上
的每一个花朵，胜雪的梨花瓣，飘飘洒洒，
落在她的青丝上，她的肩头上，她的旗袍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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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幸福
何德田

梨梨花花胜胜雪雪
李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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